
传播之 “路”上的媒介技术进化
与媒介形态演变

李曦珍 楚 雪 胡 辰

内容提要 随媒介技术的进化演进而来的传播
信道，始终处于人类传播活动的核心地位。从
不断演进的传播信道角度可将人类社会先后出
现的传播形式大体归纳为道路传播、纸路传播
和电路传播，与此相对应的媒介形态就有实物
媒介、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同时，在媒介技
术进化的过程中既暗含着不断演变的媒介时空
辩证关系，又意味着传播和媒介的含义逐渐被
狭义化的必然之势。因此，本文将以传播信道
演进的历史轨迹为主线，并批判地运用麦克卢
汉主义的唯技术史观分析人类传播活动的时空
辩证关系、梳理三种传播形式和媒介形态的演
变历程。

在《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论著中，加
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将 “道路和纸路”
( 其中还包括自电报发明以来的 “电路”) 罗列
在他的 26 类 “泛媒介”之列。［1］然而以现代传
播学的视角来看，麦氏所谓的“道路”、“纸路”
和“电路”，均不属于 “泛媒介论”视域下的
“媒介”范畴，而是传播学者转引自电信学并指
称信息传播得以实现的传播路径，即确保信息
从“信源”传递到 “信宿”的 “信道”。事实
上，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媒介技术进化水平
的高低不同，在人类的传播之 “路” ( 即狭义的
“传播信道”) 上分别呈现出了不同的传播形式
和媒介形态，进而在不断加速的人流、物流和
信息流的冲击下，又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相互交
流的时空关系。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有限的篇
幅内试图以 “传播信道”演进的历史为主线，
并在媒介技术进化论的视域下，批判地运用麦
克卢汉的唯技术史观，分析梳理传播活动的时

空辩证关系以及传播形式和媒介形态的演变历
程。以技术决定论为核心的麦克卢汉主义唯技
术史观，特指一种强调媒介技术的发展进化对
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哲学。麦克
卢汉主义以多伦多学派的哈罗德·伊尼斯之
“传播的偏向”论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之 “媒介
延伸论”为主要构成。

在全球文明史上，传播、媒介和技术进化
是三个高相关的历史文化现象。与现代社会被
狭义化的传播和媒介不同的是，广义的传播是
指借助人力、畜力、水力、机力或电力等特定
的能量实现物质、信息相互传递交流的人类活
动; 广义的媒介是能使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在
传播路径上得以交流传通的一切中介性工具的
统称。用麦克卢汉的“泛媒介”定义讲，“媒介
是人的延伸”———媒介是用来延伸人体器官及
其机能的中介性工具。在麦克卢汉看来，任何
一种技术，只要是人类身体、思想、存在的任
何延伸，它就是媒介; 媒介的这种延伸，说穿
了就是对人的 “器官、感官或曰功能的强化和
放大”。［2］在概念的内涵方面，广义的传播和媒
介逐渐向狭义化演变，总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
技术进化和社会进步有关。在西方技术进化论
者看来，技术进化是利用不断更新的技术手段
制造非肉质的人体体外器官 ( 人造器具) 替代
人体体内器官功能的技术 “自我繁殖更新”的
现象。在本质上，人类创造自身体外器官的是
一种不同于自然进化的人工进化，这是因为
“动物的进化大部分通过器官的改变或新器官的
出现来进行。人类的进化大部分通过发展人体
或人身之外的新器官进行，生物学家称为 ‘体
外地’或 ‘人身外地’进行。这些新器官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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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武器、机器或房子”。［3］这就是说，人造器
具的技术进化构成了人的体外进化。在人类进
化史上，媒介技术的进化是人的体外进化的一
个重要方面，它在人类传播活动中呈现出一种
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使人类的传播从身体之间
的近距离面对面传播。发展到机械媒介之间的
远距离传播。最后上升到电子媒介形似 “零”
距离的远距离音像传播。故从不断进化的媒介
技术的角度来看，可将人类社会先后出现的传
播形式大体分为: 道路传播、纸路传播和电路
传播，与此相应的媒介形态分别是实物媒介、
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

一、“道路”信道: 实物的有形交换
与控制的无形延伸

在现代传播学出现之前， “传播”与 “运
输”是同一词汇，即传播是从交通运输概念中
衍生出来的一个次生概念: “交通，说到底，就
是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交换与流通。”［4］事实情
况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可以发
现交通进步的轨迹。交通运输本身就是一种传
播形式，交通技术条件决定着人类历史上文化
圈的规模，影响着各个文化圈的相互联系和交
流。因此，道路传播也是历史总进程的一个重
要侧影。

( 一) 道路传播: 实物交换的拓展
道路交通的传播方式使人类从原始蒙昧状

态下支离破碎的部落形态开始向外扩展。按照
麦克卢汉的观点，一切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
道路传播的出现，就是由于文字与生产劳动的
扩大带来的加速度和刺激压力，迫使人类通过
交通工具截除人体上 “脚”的功能来满足穿越
时空需要而产生的。在实物远距离运输和附着
在实物上的信息的远距离传递需求的推动下，
道路传播应运而生。道路交通首先实现了物资
的远距离运输和实物信息的远距离传播，这当
中还包括物种、人种在一定范围内的交流和扩
散，这些传播现象的出现，无一不是在 “道路”
这一信道上发生的。

在人类最初的以道路为载体的实物信息传
播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实体传播工具，加速
了人类传播的进程。其中，人体就是一种最为
古老的复合型能动实物媒介，该媒介本身对其

他实物及其信息就具有运输、存储和传播等功
能。众所周知的马拉松的故事就是人体充当信
息传播媒介最好的证明。公元前 490 年强大的波
斯军队入侵希腊，雅典 11000 人的军队在希腊东
北的马拉松抵挡数倍敌人的进攻。希腊将士同
仇敌忾并奇迹般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当时的
信息传播还停留在人体口耳相传的阶段，在这
生死大决战之际，雅典公民汇集在雅典城的中
央广场，等待着这场事关希腊城邦生死存亡的
消息。为了尽快将胜利喜讯传回雅典城，前线
统帅米太亚得派出快跑能手斐力庇第斯飞奔雅
典城报捷。身负重伤的斐力庇第斯飞速跑到雅
典城，用尽全身力气喊完 “欢乐吧，我们胜利
了! ”之后便倒地牺牲。在这场马拉松长跑报捷
运动中，斐力庇第斯的身体就是传播前线捷报
信息的媒介。

在实物媒介传播时代，“道路”信道上的媒
介技术的进化对于传播行为的成败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在道路这一传播路径上，传播载体从
单一的人体延伸演变为众多的牲畜，其中 “八
百里加急”的驿马、“沙漠之舟”的骆驼和 “极
地之舟”的牦牛，从古至今都是天生的运输工
具和传播媒介。随后从畜力媒介中演变出了由
机械力推动的 “车轴之轮”并贯穿于整个农业
社会。因此，在冷兵器时代的农业社会，车马
辚辚的实力就是古代国家生产力、战斗力和传
播力等综合实力的象征。在实物媒介传播时代，
“轮子”这种非肉体媒介技术进化的意义是非凡
的: 一方面，与脚的加速相伴而生的轮子在使
运动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还提出了道路建设
的需求，可以说正是轮子造就了道路，同时道
路也使轮子的运动速度不断加快; 另一方面，
以脚的延伸为发端的轮子，在一系列的技术进
化中演变出了轮子技术进化的内在逻辑，即不
断更新换代和自我繁殖的进化之道，增强了工
具和机器的威力。就交通工具而言，人类先造
独轮车，再造双轮车，后来是三轮车、四轮车;
开始是人力车、畜力车，后来是蒸汽机车，再
后来是内燃机车。轮子技术的进化，不仅演变
出了各种车辆，而且还演变出了电影机和飞机。
就这样，由轮子技术进化而来的各种速度越来
越快的车辆、舟船、飞机等交通工具，意味着
实物和信息传播事业的胜利。道路传播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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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极大地缩短着世界各地的空间距离。在
道路传播这一古老的 “信道”上，由 “轮子”
技术升级晋位而来的汽车、轮船乃至飞机等动
力系统大大提高了交通运输速度和人流、物流、
信息流的传播速度。除陆路运输传播外，海路
运输让物种、物资漂洋过海，航空运输更使得
人们可以随意在全球不同文化生态中游走。诸
如此类的交通工具的演进，使得平面的道路传
播扩展为立体的海陆空传播。就道路传播的空
间范围而论，古代 “丝绸之路”上的 “半球传
播”和新大陆发现之后的“全球传播” ( 哥伦布
大交流) 是两个著名的道路传播范例:

1. 诞生于秦汉王朝和古罗马帝国时期的
“丝绸之路”，是陆路传播鼎盛的象征。秦汉时
期，随着古典封建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
逐渐建立了从都城长安连接亚欧大陆的大部分
地区和北非地区的商旅通道。历史学家把这些
商路称为“丝绸之路”，因为在这些商路上交换
的最主要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的丝绸。［5］

正是“丝绸之路”的开辟，才使得西域的葡萄、
胡萝卜、苜蓿等农作物传入汉唐帝国本土; 同
时各种各样的手工制品、动植物等实物信息和
宗教文化，也沿着这条商旅要道广泛传播。

2. “全球哥伦布大交流”发生在 “发现新
大陆”之后的环球商贸大流通时期 ( 1500 －
1800 年) 。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使得
以轮船为主的海路传播成为全球化的主要传播
形式。各个种群和物种之间实现了跨越不同社
会和文化区域规模空前的大交流。这些大交流，
一方面是生物意义上的，一些动植物、病菌及
人种越过大洋传播到了未曾到过的地区; “几千
年来，东西两半球与大洋洲的物种，都是独立
地沿着各自轨迹进化的。欧洲的航海探险在这
些生物地域之间建立了联系，引发了物种的交
流以及世界人口与自然环境的永久性变化。”［6］

另一方面是商贸意义上的，海路传播唤醒了商
业贸易的繁荣，农产品、工业品等都可以漂洋
过海到达国际市场，逐渐形成了真正的世界经
济体系。

( 二) 道路传播: 控制力量的延伸
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传播本身就意

味着控制，道路传播时期的国家通信制度也不
例外。道路传播是具有空间属性的传播形式，

它所带来的是人类突破部落空间向外拓展的过
程，伴随着道路传播的是奴隶王朝和封建帝国
的兴起以及古代国家通信制度的建立。在全球
文明史上，最早的 “官方邮局”大约可以追溯
到阿喀美尼王朝的波斯帝国。后来这种做法被
传往希腊王国以及后继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
国。公元前 522 年，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开辟了以
京城苏撒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道通信网，驿
道沿途设立驿站，直达首都。大流士还将波斯
帝国划分为若干行省，由总督、督军和国务秘
书各一人共同管理; 各行省互不隶属，直接听
命于首都。

在全球道路传播史上，古代中国的驿道网
络，是古代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通信设施
和国防基础工事之一。驿道网络是自商至清的
中国历代王朝所营建的一整套遍布全国、系统
完善、高效快捷的道路传播体系。该体系由政
府主管，主要承担国家政令、边关军情和国内
民情的迅速传送，还兼顾接待境内外使客、转
运国家赈灾及战备物资。明朝人是这样认识驿
道传播的重要性的: “驿递，天下血脉也”，“宣
上达下，不可一日缓者”。［7］意即遍布全国的驿
道通信网络，如同帝国周身的结构合理的血脉
一样可确保国家信息的畅通和政令的宣达。中
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大秦帝国
建立之初，秦始皇便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
以都城咸阳为中心、覆盖全国的五大驿道网络;
同时，为了彻底结束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的局面，
秦王朝还在全国推行 “车同轨”、 “书同文”、
“行同伦”等政治文化大一统国策。古代中华帝
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如果没有 “驿道”这
样高效、快捷的交通及通信网络，要在全国依
靠舆情上达和政令畅通来维护中央的集权统治，
简直是不可能的; 而每逢国家分裂或国运不昌，
必然也会出现道路不修、馆舍不整的衰败景象。

加拿大传播学者伊尼斯的 “传播的偏向”
理论认为，传播媒介往往会导致有利于时间观
念的时间偏向或有利于空间观念的空间偏向。
根据这一理论，道路传播时期的传播必然是空
间偏向的传播。这种传播往往具有空间扩张性
质，即在肢解原本的部落文化形态的基础上，
道路传播形成了以中央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庞大
空间统一体。轮子和道路通过辐射模式即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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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模式来表现和推动这一外向型爆炸过程。
集中制依赖边缘地区，中央权力到达偏远地区
要借助道路和轮子。［8］这种空间偏向所带来的文
明，具有强烈的地域扩张性，强调中心对边缘
的控制。道路传播体系发达与否便成了中央集
权国家是否能维持集权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果道路传播系统完善畅通，政令及军令能够
迅速及时地抵达它的传送目的地，那么国家的
统一和政治的一统，才能正常维持延续。在全
球通史上，有许多曾经一度相当发达的文明古
国都因一国之内地区间的阻隔闭塞或国家对外
的闭关锁国或被敌国军事封锁，最终衰败甚至
灭亡 ( 当土耳其帝国切断丝绸之路后，强大的
罗马帝国很快就走向衰败) 。因此，古今中外的
任何一个强大的帝国都必须依靠强大的道路传
播系统才得以维持，帝国辖区内如此，国际间
的交通要塞上也是如此。在欧亚半球传播时期，
一条繁华的 “丝绸之路”被当时各霸一方的欧
亚帝国分段控制着，这种控制同样也体现着一
个强大帝国对外扩张的控制能力的延伸。在新
航路开辟后的全球传播时期，谁占据了海上霸
权，谁就是全球霸主。一部欧美近现代全球殖
民史就是一部充满着血腥味的全球海路横行霸
道史。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是从英吉利海峡海
盗发家到马六甲海峡扼守咽喉的第一个全球殖
民帝国。世界近代史上欧美殖民大国的崛起无
一不是依靠着强有力的海军力量的发展。在两
极争霸的冷战时期，美苏的军备竞赛事实上就
是一场针对全球海陆空的空间争夺战。为了占
据空间上的优势，航天飞机、宇宙飞船相继问
世，前苏联的第一颗卫星上天与美国人的首次
“登月”活动，都是在“人类迈出了一大步”的
语境下对 “地球人”展现了各自的空间技术控
制力和威慑力，同时也标志着以道路为起点的
空间传播系统向太空的延伸，标志着人类由海
洋霸权转向了太空霸权。全球各大国之间 “太
空争霸”的一幕又一幕 “星球大战”剧，正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台上演的。

二、“纸路”信道: 生命的时空延伸
和帝国的时空控制

纸质媒介技术的进化，在人类体外延伸的
认识工具进化中占据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

这是因为纸质媒介技术，是造字术、书写术、
造纸术和印刷术一系列媒介技术进化的综合产
物。当然，这些媒介技术进化又缘起于 “语言”
这种人类“思维工具”和“认识工具”。在语言
媒介当中，如果说言语是人类进化习得的第一
个直接的认识工具，那么文字则无疑是人类所
发明的第一个间接的认识工具，文字技术也是
人类第一个 “离体而去”在体外不断进化的媒
介技术。文字技术的进化还与它的书写材料
“纸”和书写工具密切相关。在东汉蔡伦发明造
纸术之前，“纸”的前身有石材纸、泥板纸、莎
草纸、甲壳兽骨、竹简木牍、羊皮纸、丝帛等
……书写媒介的材质不同，其时空偏向属性也
不同: 石头是穿越纵向时间、黏合许多时代的
媒介，纸张却倾向于联结横向的空间，建立政
治帝国或者娱乐帝国。［9］

在以“纸路”为传播信道的传播形式中，
就纸质媒介形态的存在方式而言，图书和报刊
是其两个主要组成。书籍 ( 包括手抄书和印刷
书) 是人类社会第一种大众媒介，报纸则是近
现代社会的第一种最大众化的大众媒介。书籍
以其深厚凝重的思想文化延续着时间; 报纸则
以其快捷迅速的信息传播“征服”并 “生产着”
空间，这是因为报纸不仅仅是书籍书页工艺形
式的延伸 ( 即把许多书页并列在一张纸上) ，而
且作为传播新闻信息的大众媒介还具有 “空间
上的完全覆盖，时间上的瞬时即达”两个特
征。［10］当报纸与电报联手使信息传播速度达到光
速时，这两个特征就更突出了。尤为重要的是，
由书籍和报纸在传播中所呈现出的 “时空偏向”
属性，既充分显示了纸质媒介就是人类生命在
时空双重属性意义上的延伸，又充分彰显了这
一媒介对于古代帝国在时空控制方面的巨大优
势和重要意义。正如伊尼斯认为，一个成功的
帝国既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
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还要认识到时间
问题，时间问题既是王朝的兴盛问题和人生的
寿命问题，也是宗教的精神控制问题。［11］

( 一) “纸路”传播: 宗教控制在 “时间”
纬度上的延续

纸路传播是一种跨越时间的纵向传播。这
种跨时间的纵向属性，不仅体现在文字符号本
身和用来书写文字符号的材料材质上，而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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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古代社会以宗教哲学为内容的经书和记
载部落酋邦或民族国家历史的史书中。这是因
为，首先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够使用文字符号
系统或口耳相传等手段、借助体外媒介技术保
存其思想信息的物种，造字术及其成果文字符
号都被当作人类文明的开端; 其次造字术和书
写术把原始部落时期依赖听觉的口头传播，转
型为依靠视觉的书面传播，使今人能从作古数
千年的古人所创造的文字符号中看到他们追求
灵魂不朽的“顽强身影”，也能读懂他们试图超
越有限肉体、追求无限生命的思想情怀; 再次
在把国家法律和宗教教义镌刻在石头上的时间
偏向的社会里，过去 ( 传统) 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现在和未来，在这样的社会里存在着精神
贵族对文化知识的严重垄断。与纸路传播相伴
而行的还有人类的文化意识、专职传播者 ( 文
化人) 、专门的传播机构 ( 媒体) 以及专业化的
传播活动。

在西方世界，纸路传播形式对于文化思想
在时间上的延续，最突出地体现在宗教组织对
精神文化的垄断上和对社会思想的控制上。宗
教就是给人们提供精神慰籍和终极关怀的一种
思想控制技术，这种思想控制术主要针对人们
最关注的“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前世、
今生、来世问题，在为人们设置一个纵向的
“灵魂不死”的时间纬度的同时，还设置了一个
“天堂”和 “地狱”二元对立的 “精神家园”
归宿。这种为人类建设虚无缥缈的 “灵魂家园”
的传教活动，在为人们提供 “灵魂不死”的精
神安慰之后，还为人虚设了一个 “颠倒的世界”
并强行推销着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在西方社
会，基督教的精神统治一刻没有离开媒介技术，
尤其是通过垄断传播媒介技术和传媒资源而进
一步垄断了对社会实施统治的精神资源———宗
教典籍，《圣经》也是西方最早的最权威的纸质
媒介。纸质媒介的第一个存在形态是 “书”。书
诞生于书写技术，其最初形态是手抄的书，即
古代社会采用手工抄写在埃及尼罗河河谷出产
的莎草纸上的文字载体。书籍的形式在公元纪
年前是莎草纸的卷轴，在公元纪年后是羊皮纸
的册籍。其中，册籍比卷轴更容易翻阅和搬运。
基督教在西方取得精神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修
道院设有专门制作羊皮纸作坊和专门的誊抄室，

并使用羊皮纸抄写《圣经》，以此取代了抄卷中
的莎草纸，羊皮纸经久耐用和价格昂贵的特点
突出和加强了《圣经》厚重和权威的法典地位;
加之远离平民口语的拉丁语被当作教会用语和
典籍语言，加强了教会对宗教文化资源的绝对
垄断地位。修道院不仅是宗教典籍的生产和传
教中心，也是欧洲最大的图书典藏中心和精神
资讯中心。在欧洲的中世纪，教会通过垄断
《圣经》的书写材料———羊皮纸，进而垄断着对
宗教典籍的传播权和解释权; 同时，教会还以
禁止异端邪说为由，通过禁书和焚书进而禁锢
人们的思想。教会在垄断对宇宙运行法则的解
释权的同时也垄断着对时间概念的 “生产”。从
古埃及的太阳历、古巴比伦的太阴历到当今的
公元纪年法和七天星期制，都是宗教为时间立
法的见证。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
在古代中华帝国里，政治统治者几乎垄断着一
切文化资源，政治力量总是占据国家和社会的
主导地位。在对人们实施思想统治的典籍中不
仅有出世的宗教典籍，还有儒家的经书和国家
的史书，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期形成了经、史、
子、集的典籍体例。与西方 “灵魂不死”观念
大相径庭的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前世和
来生极少幻想。从春秋时期起，他们就追求
“立言、立功、立德”的 “三不朽”人生境界，
以著书立说或功炳史册的方式来延长其有限的
生命而追求永恒的不朽。中国文人坚信，闪光
的思想和不朽的英名都可通过文字纸张脱离个
体有限的生命和必朽的肉身，借助 “纸路”传
播的信道得以在岁月的流逝和历史的长河中延
续永生。

( 二) “纸路”传播: 政治控制在 “空间”
纬度上的扩张

自古以来，空间是社会控制技术编制出来
的一种不平权、不等价的位置网络。古今帝国
是寻求空间扩张和空间霸权的主导力量，政治
上的帝国主义与空间上的殖民主义总是同一个
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封建帝国的实力武库中，
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是其维护国家统一和追求
领土扩张的物质力量，以 “道路”和 “纸路”
为代表的两个传播信道也是为其武力征服与控
制服务的信息力量。伊尼斯认为，纸张和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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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始终偏向于空间的扩展，国家的旨趣始终也
在于领土空间的扩展，并借助印刷媒介将文化
的同一性强加于人民。［12］故帝国要用文字、纸张
和官僚体制来寻求空间上的扩张。［13］人类活动范
围的拓展需要文字记载，反过来文字记载又拓
宽了人类活动的范围。纵观人类文明史，纸路
传播主要有印刷术发明前的文字时代和印刷
时代:

———在文字时代，由于 “纸”这种传播媒
介的珍贵与稀缺，纸路传播始终代表着特权阶
层的特权传播。这种传播模式基本上与专制政
治和君主权威密不可分。在古代中国，庞大的
封建官僚体系的运作全部仰仗文字传播的分门
别类。诏令、奏疏、榜文、檄文等各种不同的
行文规格以及动辄得咎的 “文字狱”，维系着森
严繁复的官僚系统和帝国的中央集权，这一系
统的运行始终被封建士大夫这一特权阶层所掌
控。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既为中华帝国的文
官制度提供了批量的士大夫阶层，也自上而下
地实施了以儒教为核心的思想同质化控制。同
样，在西方社会，精通宗教思想并垄断宗教教
义的僧侣阶层迫使最广大的下层民众接受宗教
的洗礼，还借宗教裁判所对基于书籍的异端思
想及其作者予以销毁。显然文字时代的纸路传
播是建立在 “知识垄断”基础上的一种严密的
精神控制机制。

———印刷术的发明和印刷业的急剧扩张助
长了垄断的成长并强化了民族主义。在印刷技
术条件下，纸路传播从文字时代的官僚组织传
播向社会大众传播转型，大众传播从传播对象
的地域空间上实现了一个巨大飞跃。同时，新
的传播速率带来了西方世界生产方式的大变革:
同一性、批量化的社会生产强烈的要求资本的
原始积累。新航路的开辟从空间上为西方社会
打开了向全球拓殖的一扇大门。沿着新航路，
纸路传播的信息搭上了乘风破浪的远洋风帆，
一批批西方传教士也带着各种宗教典籍侵入了
异国他乡，基督的普世价值和西方的殖民思想
也紧随着传教士的足迹，在全球各地居民的头
脑中生根发芽。

麦克卢汉认为，印刷术加速视觉的发展使
之达到相当的高度，几乎在一夜之间造就了民
族主义，民族实际上就是一种公众。旧的手稿

形式不是技术力量很强大的工具，不足以造成
印刷术所造就的那种公众———统一的、同质的
阅读的公众。［14］ “纸路”对空间控制的拓展不
仅在于它对传播范围和距离的扩展，还在于为
更远距离的受众建构新的空间。受到客观因素
限制的人类个体的活动空间永远是有限的，“纸
路”传播带来的信息却能使阅读者的思绪 “漂
洋过海、放眼世界”。在此过程中，受众所接受
的信息当然都是由媒介组织同质化加工后的虚
拟信息，受众由此进入了传媒所创造的全新空
间之中，人在这个空间中得到了极大延伸的同
时，同样也受到了媒介组织的偏见、喜好以及
意识形态的左右 ( 不论是指向于本土化的民族
主义，抑或是倾心于全球化的世界主义，都概
莫能外) 。

三、“电路”信道: “地球村”的新
时空与 “地球脑”的新殖民

在人类的媒介技术史上，19 世纪 30 年代和
90 年代发明的有线电和无线电通讯技术，开创
了现代通讯和全球传播的新纪元。电报是第一
个基于电学的以电为动力、以电子为载体的电
子媒介。1832 年美国人塞穆尔·莫尔斯设想出
了一个传送信息的新办法: 只要改变电流开和
关的时间，即可通过电线利用神奇的电力将信
息瞬间传送到任何地方。1837 年，他终于发明
了一种简易的键盘电报并用 “莫尔斯密码”发
送了第一条信息。 “在电报之前， ‘communica-
tion’被用来描写运输，还用于为简单的原因而
进行的讯息传送，当时讯息的运动依仗双足、
马背或铁轨运载。电报终结了这种同一性，它
使符号独立于运输工具而运动，而且比运输的
速度还要快。”［15］

电报的发明，是利用 “电磁感应”原理中
“电”和 “磁”两种能量的相互转换完成的。
1880 年前后，英国物理学家 J. J. 汤姆森在研究
阴极射线时发现了带负电的粒子流，后来被确
定为与原子核一起组成原子的 “电子”。电子的
发现奠定了电路传播的基础。但在整个 19 世纪，
人们对“电路”传播信道上最核心的要素 “电”
却一无所知: 不仅发明了有线电报的莫尔斯对
电学知识一片空白，整个西方社会对 “电”也
充满着无限的神秘感。在西方人看来，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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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被电报驯服了，但它仍然是 “幽灵般神秘
和难以理解的”。［16］于是， “电”被披上了一件
神秘的外衣变成了上帝的另一个法器。“电”在
本质上是定向流动的“电子流”，电力则是通过
电子的振动而产生的能量。 “电子媒介”由此
得名。

每一种现代媒介都通过缩减信源与信宿之
间发送信号的时间差，以提高其控制空间的能
力，进而实现其偏向于时间属性的精神控制职
能。每一次传播方式的改变都会改变人类感知
时空的方式。在 “电路”传播信道上，电子媒
介趋于瞬态化的传播速度将人类带入到一个信
息内爆的世界。与 “道路”传播和 “纸路”传
播最大的区别是，“电路”传播不仅通过改变人
的时空感知方式体现出了媒介时空的偏向属性，
还通过海量信息的 “电子殖民”体现着不平等
的精神交往关系。

( 一) “地球村”: 电子媒介改变人的时空感
知方式的感觉幻象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自然的天体
时间被机械钟表刷新，而且自然世界的空间概
念也被资本特有的拓殖方式两度改写: 首先是
用“时空压缩”的方式来克服资本主义商品流
通所遇到的所有的空间障碍问题，其具体措施
是“用时间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
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
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
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大，资本同
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
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7］其次是用 “时空
延伸”的方式来确保资本主义关系和制度在全
球空间中延伸，其具体措施是建设全球化的、
虚拟化的“信息高速公路”，并以所谓的 “流动
的空间”来弥补物理空间的有限性、降低物理
空间的重要性。

在空间化再生产中，电子媒介也发挥了
“应声虫”的巨大功能: 就媒介的 “时空压缩”
功能而言，在人类传播史上，媒介技术进化的
趋势总是指向于提高传播速度、摆脱时空限制。
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具有不同的时空偏向属性，
而电路传播形式的出现，以光速的信息传播实
践了资本拓殖的“时间消灭空间”理念，“地球
村”则是电报、广播、电视、电脑等电子媒介

改变人类对时空感知方式的结果，即当人类以
电为动力的传播媒介和运输工具征服空间距离
时，瞬态化的电速使地球空间缩小为一个小小
的村落。就媒介的 “时空延伸”功能而言，当
在地球上开疆拓土 “发现新大陆”的时代彻底
终结之际，无数电脑联结起来的电脑网络空间
却给人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活动空间。不断由
电脑联结拓展的网络空间是由比特构成的，人
们在网络上的生存是一种没有重量的数字化生
存。 “随着数字化把物品的重量降低到几乎为
零，我们的生活空间将变得越来越大。”［18］

在麦克卢汉主义的唯技术史观中，电子媒
介的空间化再生产对时空的压缩与延伸，既体
现了“电路”信道在建构独特的媒介时空和心
理时空时所具有的 “媒介时空相对论”特点，
又映证了当代媒介化社会中麦氏的 “技术决定
论”观点。

1. 媒介传播信息的速度改变着人类对时空
的感知方式。电子媒介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
古代神话中 “千里眼”、 “顺风耳”、 “飞毛腿”
和“缩地法”的传说在当今变成了现实。爱因
斯坦认为，由速度派生出来的时空关系是相对
的而非绝对的: 物体的运动速度越快，时间变
得越短，空间则变得越小。媒介的时空辩证关
系也存在着类似的“相对论”。不同的媒介赋予
人类不同的时空感知方式。从电报网络到电脑
网络的 “电路”信道则是一种独特的信息传播
通道，“信息高速公路”是对这一独特信道最准
确的概括。“信息高速公路”是在已经过去的一
百多年里建成的一个全球化的电子信息网络: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电能为动力、以光速
传递信息的电报网络建构了遍布全球的第一个
“信息高速公路”; 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电
脑借助互联网上信息的飞速流动所形成的第二
个“信息高速公路”，它突破了时空限制，通过
“脱域机制”塑造了一个所谓的“超疆域”、“超
国家”、“超地区”、“超民族”的电子网络社区。
就人类面对的时空存在形态而言，有客观的现
实时空、虚拟的媒介时空、独特的心理时空。
电视与电脑都是延伸人的感觉器官和建构虚拟
的媒介时空的电子媒介。电视 ( television) 一词
的本义是“遥远的视觉”，故电视既是使整个世
界进入人的视野的一种 “窗口”，又是使人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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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伸向远方的一种“眼睛”。同步传播的电视是
使地球被缩小为弹丸之地、使整个人类也被凝
结为鸡犬相闻的 “地球村”的主导性力量。电
视以速度为每秒 30 万公里的电波传递讯息，可
在时差几乎为“零”的瞬间内将信息传遍全球。
如此之快的传播速度，显现了电视媒介的 “时
空相对论”特性: 以光速传播的电视把连续的
“自然时间”打碎成为一系列即时性的 “电视影
像”片断 ( 即 “将时间空间化”) ，传统的时间
维度遂在电路传播体系下被消解为 “没有时间
的时间”; 与此同时电视还 “通过时间消灭空
间”将硕大的地球空间收缩成了一个 “地球
村”，将“地理空间”转换为形形色色的 “图像
空间”。人们从电视这个虚拟的 “窗口”所看到
的“地球村”无疑是一个 “时空压缩”的虚拟
世界。20 世纪 90 年代，原本是被用来储存和处
理信息的电脑借助将地球一网打尽的互联网而
“荣升”为传递讯息的 “远程电脑” ( teleput-
er) 。在比尔·盖茨创设了虚拟的 “视窗”之
后，无数个“远程电脑”的 “微软视窗”遂成
了包含着无数个“视窗”的“视窗”。这些“视
窗”也是无数扇可供进出的 “门”，走进这扇
“门”就走进了亦幻亦真、无边无际的 “赛博空
间”，这个被人误以为是 “世界的世界”在本质
上既是屏蔽真实世界的一种电子幻象，又是人
脑神经与电脑网络交互产生的一种 “电子交感
幻觉”。

2. 媒介技术的进化决定着社会的变革和社
会形态的演变。在麦克卢汉提出 “地球村”之
前的 1838 年，塞缪尔·莫尔斯就曾充满幻想地
预言说: “大地将遍布通讯神经，它们将以思考
的速度把这块土地上的消息四处传播，从而使
各地都会成为毗邻。”［19］这就是西方关于 “地球
村”的最早预言; 在麦氏之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
末，保罗·莱文森将 “地球村”细化为 “广播
地球村”、“电视地球村”、“赛博地球村”。坚持
唯技术史观的麦克卢汉则认为，口头媒介、印
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三种媒介技术的进化导致
了“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
社会历史图式: 部落化的口头媒介、非部落化
的印刷媒介和重新部落化的电子媒介是各自社
会历史形态的决定性动因，全球化的 “地球村”
则是全世界在电子媒介的联系下 “重新部落化”

的过程。按照这一唯技术史观，石器使猿进化
为人并进入原始社会，青铜器、铁器、内燃机
分别使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
主义社会，计算机则使人类进入了 “信息社
会”。当下的“信息社会”又被西方学者曼纽尔
·卡斯特称之为“网络社会”。该社会中发挥主
导作用的则是由美国营建的 “信息高速公路”。
“美国正是靠这条无形的 ‘公路’，无声无息地
穿越了国界，很快裹起了整个 ‘地球村’，把自
己的‘网络疆域’扩展到许多国家，对别国的
‘网络主权’构成了威胁。等到他国醒来时，发
现美国人那条 ‘公路’已经成了美国的新领
土。”［20］即在网络社会里，谁控制了 “信息高速
公路”，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美国营建 “信息
高速公路”的目的就是通过控制高度发达的因
特网，进而实现将整个地球变成其 “网中之物”
的全球霸权野心。在客观上互联网的发展完全
是由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所驱动，互联网通
过时空的压缩与延展也在重塑着信息化时代的
全球社会结构。故时空的伸延与压缩过程也是
时空重组的过程。对于发达国家，信息化代表
的则是一个 “时空延伸”的世界; 对于发展中
国家，信息化代表的却是一个 “时空压缩”的
世界。［21］由此可知，唯技术史观的 “重新部落
化”的 “地球村”之说，为全球超级传媒帝国
对地球空间实施有效的电子媒介霸权在提供理
论辩护。

( 二) “地球脑”: 电子媒介延伸人脑中枢神
经的电子殖民隐喻
“地球脑”是西方人从发明电报到发明电脑

的一个半世纪里竭力打造的又一电子幻象。在
1837 年电报被发明之后，西方人遂即预言说:
“电报将构成有组织的社会的神经系统———它的
功能犹如动物敏感的神经。”［22］20 世纪 90 年代
互联网在将储存和处理信息的电脑转变为传递
讯息的 “远程电脑”的同时，还使世人坚信，
电脑使地球成为一个完全被电子神经网络覆盖
的“地球脑”。
“地球脑”是英国人彼德·罗素于 1983 年

在《“地球脑”的觉醒》中提出的一个预言性的
概念，也是继“地球村”之后对全球社会产生
深刻影响的又一概念。罗素与麦克卢汉一样都
是“泛进化论”语境下的技术进化论和意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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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论者，其“泛进化论”都源于同一精神鼻祖
———法国哲学家、耶稣会士德日进 ( Pierre Teil-
hard de Chardin) 。德日进的 “泛进化论”认为，
进化在经历了 “地球创生”和 “生命创生”之
后，现在处于 “心智创生”阶段。在 “心智创
生”阶段的 20 世纪，上帝为人类引入了一个如
大气层一样包裹地球的 “心智圈”。正如 “生物
圈”是生命的总和，“心智圈”是意识心智的总
和; “心智圈”是人类亿万意识生命与 “川流于
网络的亿万条信息”联结交换而创造的一个类
似于人脑的 “地球脑”内在模式。［23］德日进还
认为，广播、电视和电脑等电子网络技术是外
在于人类肉体的神经系统 “自然而然的进化”。
广播电视网络已将人类结成一张巨网，即人类
意识的“以太化”网; 那些令人震惊的电子计
算机为人类提供了“思想运演的速度”。［24］

在以“技术决定论”为核心的麦氏唯技术
史观中，所蕴含的 “媒介技术决定社会意识”、
“媒介技术的进化决定人类心智意识的进化”等
观点的逻辑起点是: “媒介是人的进化式延伸”
论。［25］即“外在于人体的电子技术的进化”不
断延伸“内在于人体的意识心智的进化”。麦克
卢汉就“电子媒介是人的中枢神经及其机能的
延伸”问题指出: “人借助电报开始实现中枢神
经系统的外化和延伸”; “既然已经将我们的中
枢神经系统延伸进或曰转化成了电磁技术，那
么将我们的意识迁移到电脑世界中去，只不过
是再走一步的问题。”［26］电脑延伸人脑的结果是:
“人把脑子穿在头颅之外，把神经系统穿在皮肤
之外。”［27］随后他在 《媒介定律》中初步提出了
“地球脑”的概念: “凭借电力，物质世界变成
了一根巨大的神经，在屏息之间就传导到数千
里之外……这是事实吗? 当然是。圆形的地球
是一个硕大无朋的脑袋，一副其大无比的大脑，
充满了智慧! ”［28］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人类社会进入了
“信息时代”。《“地球脑”的觉醒》则是一本关
于信息革命如何改变人类心智意识的巨著。罗
素对“地球脑”是这样界定的: “人类像是一个
巨大的神经系统，一个地球脑，每一个人是一
个脑神经细胞。”［29］该书的副标题是 “进化的下
一次飞跃”。其进化的核心论据和论点是: 1969
年美国出现了数个 “集成电路电脑”远距离

“联网”交换信息的情况;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
随着遍及世界的各个电脑网络之间的相互连接，
以光速将信息传输至任何地方给任何人的互联
网迅速成为全球性的电脑网络。至此，“亿万条
信息不断地往返穿梭于日益增长的通信网络”，
“将亿万人类心智连成一个整合的网络。全球通
信容量越复杂，人类社会就越像一个地球神经
系统。‘地球脑’开始行其功能”; “我们将不再
感觉是孤立的个人，我们知道自己是迅速聚合
的全球网络的一部分，我们是正在觉醒的 ‘地
球脑’的神经细胞”。［30］

显而易见，正如将模拟人脑神经中枢结构
和功能的计算机称之为 “电脑”一样，将中枢
和终端如同人脑神经网络一样组织严密、传输
迅捷的全球电子信息网络类比为 “地球脑”，有
其逻辑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媒介技术的进
化论来看，“地球脑”是“电脑延伸人脑”这一
技术进化的终极结果，但这一貌似必然和合理
的“地球脑”学说，背后却隐含着西方大国
“电子殖民”机制对地球人深刻的精神控制，故
在其本质上 “地球脑”就是一种基于电子媒介
广泛延伸人类个体的中枢神经的电子殖民隐喻。
阿基米德在生前声称: “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
动地球。”对此，麦克卢汉在 《理解媒介》一书
中告诫世人，如果阿基米德今天还在世，他一
定会指着电子媒介这个 “支点”对 “穴居”在
地球的人类说: “我要站在你们的眼睛、耳朵、
神经和脑子上，让世界按我的意愿以任何速度
或模式运动。”［31］

在电子媒介成为控制人类精神 “支点”的
今天，站在 “地球人”眼睛、耳朵和脑子上让
世界按其意志运动的，则是垄断着当今优势媒
介技术资源的超级传媒帝国。这是因为当今越
来越发达的 “地球脑”的神经中枢却被超级传
播帝国左右，人类个体只是充当了被动接收信
息的“神经元”。人们思考什么问题都是超级传
媒帝国议程设置的结果。在此情况下，以全人
类为“脑细胞”的 “地球脑”则变成了超级传
媒帝国“电子殖民主义”的“跑马场”。电子殖
民主义是不同于重商的殖民主义的一种新型殖
民主义: “重商殖民主义寻求廉价劳工; 劳工的
手脚被用来採掘、铲移、堆积原料和成品。电
子殖民主义寻求的是心灵，它的目的是透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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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耳朵来影响那些消费了进口媒介节目的人的
态度、欲望、信念。”［32］

全球电子殖民就是超级传媒帝国依靠其电
子媒介技术塑造 “新地球”和 “新人类”的
“头脑殖民”之策，该策略与“日不落帝国”以
坚船利炮和全球贸易为手段的 “领土殖民”相
比，显然是一场最隐蔽、最深刻、最彻底的新
殖民运动。自 1837 年发明电报到 20 世纪发明电
脑及因特网的一个半世纪里，美国人先后发明
了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电脑及互联网等
多种电子媒介，从而在全球开创了电子时代的
“美国世纪”。目前，美国是世界上传媒最发达
的国家，它的媒体覆盖全球。由美国主导创建
的“信息高速公路”是当代 “信息崇拜”者的
一条朝圣之路。在这条朝圣之路上，甚至连西
方人也认为: “到处都是信息，唯独没有思考的
头脑。”［33］信息朝圣者与其偶像之间的关系，犹
如浮士德与魔鬼菲斯托的关系: 浮士德答应把
灵魂出卖给魔鬼，魔鬼答应使浮士德获得快乐。
其实从浮士德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起，他就已经
仅仅是一个供魔鬼驱使和摆布的 “没有灵魂”
的玩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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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文化》一书出版

《传播与文化》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0 月
《传播与文化》全面梳理了 18 世纪德国崛起和二战结束后美国走向世界、成为超级

大国的文化建设和国际传播经验，并以此为鉴，分析当下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作

者从梳理和重新界定“文化”与“文明”的含义和关系入手，建构了认识二者关系的逻

辑函数关系模型，并论证文明之间不存在冲突，冲突的只是文化，由此深入批判亨廷顿

的“文明冲突论”，并揭示其背后隐含的美国国际传播战略思维。该书以文化与文明的

逻辑函数关系理论模型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文化”思想理论起点，也藉此探讨在新媒

体传播时代的大背景下，新媒介作为新的文明要素，对文化建设起到 “新知识生产”的

重要作用。

姜飞，博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世界传

媒研究中心主任。其著作《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曾获“吴玉章奖”( 2007) 和“胡绳奖”(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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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ternal Reference Inform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Mechanism
Yin Yungong
The internal reference work and its mechanism are the great cre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CCP) and a substantial fruit of The Marxism Chinese in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
nication field． It＇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nti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
tion mechanism，but the key tool，important platform，and critical channel for the leaders
to manage the CCP，the army and the country． I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vital role in Chi-
na’s political，economical，cultural，social，and even diplomatic life in that it has been
the witnesses，participant，and propeller of all significant events over 60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 in 1949．

15 The Outline of Aesthetics in Journalism
Zhang Libin
This paper regards the aesthetics in journalism is a kind of applied journalism，which in-
tegrates the aesthetic theory and the journalism theory，mainl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the
aesthetic concept basis，the methodology basis and the contents and forms of the aesthet-
ics in journalism．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study of the basic theories for establishing the
subject system of the aesthetics in journalism，and also sets up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es-
thetic responsibility of this subject that the aesthetics in journalism can steer the journal-
ism towards a higher development．

23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e-
volution of media forms
Li Xizhen，Chu Xue and Hu Che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echnology，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s in
the key position as a symbolic link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view
of evolv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communication form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which means the road communication，paper － propagation and transmission
circuits，and correspondingly，there are physical media，paper media and electronic
media． At the same time，in the process of media technology evolution，it not only means
the evolving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of media，but also means that
the impl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is gradually narrowed inevitably． This paper

801



takes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s the main line，and an-
alys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with
Historical technicalism of McLuhanism critically，and the evolution course of communica-
tion forms and media forms．

34 Uigur Audience’s TV Practice and their Everyday Life: a Study of Ethnog-
raphy in Tutey Village
Jin Yuping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the paper explores Uigur audience’s
TV use and their identity with ethnography in the rapid － changing society． The empirical
studies show that Tutey audience’s TV technology use and program watching are signifi-
cantly affected by ethnic cultural norms，their reception is de － ideology，and the concept
of nation is hierarchical in their text interpretation． This kind of TV practice creates mo-
bile social space boundaries，and provides new materials to construct their identity － －
strong ethnic identity and alienated national identity．

43 The Gannan Tibetan social flow and culture integration Under Mass
media background
Zhang Shuoxun and Wang Xiaoho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mass media in Gannan Tibetan developed rapidly．
The mass media dissemination of multicentric and speedy accelerated the speed of social
mobility and caused culture shock and integration in Tibetan area． This article makes
the field survey by picking five typical villages，based on systematical investigation． It
analyzes Gannan Tibetan area present situation of social mobility and how “peasant
workers”and“immigrants”as the flow media，played a model and leading role in farm-
ers and herdsmen in Gannan Tibetan area．

51 A Discussion of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mobilizing mechanism under the total
war system
Yu Miao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public opinion mobilization in the back-
ground of the total war system during the 15 years war in Japan． Through the inspection
on the war time social history of Japan，the paper finds Japanese Military modeled on the
German total war system，put the media propaganda and the ideological guiding as the
core guidelines of the public opinion mobilizing by integrating various media and putting
the media resources into the orbit of war． The authorities context of the feudal capitalism
system formed the political basis of the public opinion mobilizing mechanism，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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